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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蝶

雖
然
身
邊
不
少
朋
友
都
是
潮
汕
人
士
，
但
我

得
承
認
我
對
這
個
廣
東
省
區
域
的
了
解
不
深
，

亦
從
未
到
當
地
旅
行
。
所
以
，
當
我
因
緣
際
會

地
知
道
可
以
參
加
由
崗
廈
文
氏
宗
親
會
舉
辦
的

﹁
潮
汕
南
澳
旅
遊
包
團﹂
時
，
我
連
忙
報
名
付

款
，
利
用
三
天
認
識
一
下
這
個
組
成
廣
東
省
人
口
三
大

族
群
之
一
的
地
區
︵
其
餘
二
族
為
廣
府
和
客
家
人
︶
。

自
小
我
們
聽
收
音
機
報
告
天
氣
時
，
總
是
提
到

﹁
南
澳
以
南
，
沙
堤
以
南﹂
的
，
然
而
對
於
在
香
港

市
區
長
大
的
我
來
說
，
那
些
地
方
有
點
像
傳
說
中
的

仙
島
般
遠
離
。
原
來
我
們
需
要
由
汕
頭
市
經
過
一
條

非
常
長
的
南
澳
大
橋
︵
十
一
多
公
里
，
全
廣
東
省
最

長
的
橋
︶
才
能
抵
達
南
澳
島
。
南
澳
島
不
太
小
，
行

車
半
小
時
應
該
不
能
環
繞
一
周
吧
？
它
與
世
界
上
大

部
分
海
岸
線
地
區
一
樣
，
有
着
很
美
的
天
然
海
景
。

島
上
人
口
只
有
七
萬
多
人
，
現
正
不
斷
興
建
用
作
度

假
的
樓
宇
。
我
們
在
周
日
到
訪
，
遊
客
不
多
，
可
以

享
受
到
海
島
的
寧
靜
。
導
遊
說
每
個
周
末
，
橋
上
都

堵
着
一
輛
輛
旅
遊
車
，
沙
灘
上
擠
着
一
叢
叢
人
群
，
哪
裡
可
以

讓
我
們
慢
慢
在
海
濱
欣
賞
海
景
？

青
澳
灣
的
天
然
沙
灘
令
它
被
冠
以﹁
東
方
夏
威
夷﹂
之
美

譽
，
可
恨
我
沒
有
帶
備
泳
衣
，
不
能
享
受
水
清
沙
幼
的
海
灘
。

不
過
，
在
沙
灘
上
坐
上
一
句
鐘
，
感
受
一
下
海
風
陽
光
，
是
這

次
旅
行
的
額
外
獎
賞
。

除
了
看
海
外
，
我
們
也
看
江
，
在
韓
江
上
就
有
一
條
湘
子

橋
。
南
澳
大
橋
宏
大
，
湘
子
橋
古
雅
。
傳
說
中
由
韓
湘
子
和
廣

濟
和
尚
鬥
法
建
成
，
故
又
名
廣
濟
橋
，
是
中
國
四
大
古
橋
之

一
。
橋
上
有
二
十
四
座
樓
閣
，
我
是
首
次
見
識
到
原
來
橋
是
可

以
如
此
建
成
的
。
湘
子
橋
對
面
是
韓
文
公
祠
。
韓
愈
曾
在
潮
州

當
官
，
盡
心
為
當
地
居
民
謀
福
祉
，
故
潮
州
人
建
祠
紀
念
這
位

唐
代
文
學
家
。

潮
州
古
城
內
的
開
元
寺
建
於
唐
玄
宗
年
代
，
單
看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和
諸
佛
的
肖
像
已
可
花
上
半
天
時
間
。
古
城
現
已
變
成
一

個
頗
商
業
的
名
勝
區
，
堪
稱
手
信
街
。
街
道
兩
旁
盡
是
潮
州
特

產
店
，
出
售
如
老
藥
桔
、
老
香
黃
、
橄
欖
菜
、
功
夫
茶
、
花
生

糖
、
竹
織
籃
等
產
品
。
幸
好
沒
有
店
員
沿
街
叫
賣
或
硬
銷
，
我

們
倒
可
慢
慢
隨
意
挑
選
土
產
。
導
遊
介
紹
得
好
，
那
家
的
花
生

糖
真
的
特
別
好
吃
，
我
現
正
一
邊
寫
稿
一
邊
吃
哩
！

我
最
喜
歡
的
旅
遊
景
點
是
汕
頭
老
城
。
那
一
座
座
在
上
世
紀

建
成
，
現
時
卻
荒
廢
了
的
舊
建
築
物
依
然
讓
遊
人
看
到
它
們
裝

飾
精
巧
細
緻
的
面
貌
。
那
幢
仍
然
掛
着﹁
百
貨
大
樓﹂
的
騎
樓

建
築
物
最
令
我
欣
賞
，
其
一
個
個
典
雅
的
小
騎
樓
充
滿
法
式
情

調
，
原
來
今
天
的
潮
州
老
城
當
年
竟
是
一
個
小
巴
黎
！

宗
親
會
會
長
文
先
生
︵
崗
廈
村
為
文
天
祥
堂
弟
文
天
瑞
後
人

所
居
︶
在
安
排
吃
的
方
面
特
別
值
得
一
讚
。
我
本
來
對
旅
行
團

的
膳
食
不
存
厚
望
，
沒
料
到
每
餐
最
少
也
有
九
菜
一
湯
，
蝦
、

魚
、
雞
、
鵝
更
是
每
餐
必
備
。
其
中
一
頓
飯
名
為﹁
潮
汕
十
八

式﹂
，
竟
然
有
十
八
道
大
小
菜
式
，
又
再
叫
我
眼
界
大
開
！
我

也
忘
了
那
個
晚
上
我
到
底
是
如
何
嚐
盡
那
十
八
味
菜
的
，
但
三

天
後
增
加
了
數
磅
回
港
卻
是
令
我
不
能
忘
懷
的
事
情
。

初探潮汕風光

上
周
五
在
美
國
被
稱
之
為﹁
黑
色
星
期
五﹂
，

這
倒
不
是
因
為
該
日
子
倒
霉
，
而
是
因
為
很
多
蜂

擁
而
至
的
消
費
者
會
在
商
場
裡
搶
得
昏
天
黑
地
，

黑
就
黑
在
這
裡
。

但
即
使
如
此
，
美
國
人
還
是
被
中
國
人
的﹁
雙

十
一﹂
嚇
壞
了
，
在
那
一
天
一
夜
，
中
國
人
在
網
上
瘋

狂
搶
購
，
一
舉
下
單
九
百
一
十
二
億
元
，
而
這
只
是
阿

里
巴
巴
天
貓
一
個
平
台
的
數
字
。
看
到
這
個
數
字
的

我
，
腦
中
只
蹦
出
一
個
詞
：﹁
瘋
了﹂
。

當
然
，
作
為
一
個
人
造
的
購
物
節
，
雙
十
一
確
實
改

寫
了
商
業
流
通
史
，
可
是
一
味
以
低
價
作
為
殺
手
鐧
的

網
絡
營
銷
短
短
幾
年
似
乎
已
走
到
盡
頭
。
因
為
網
絡
上

發
燙
的
數
據
，
是
以
線
下
實
體
生
產
商
的﹁
含
淚
大
甩

賣﹂
為
基
礎
的
，
他
們
對
於
每
多
賣
一
件
便
多
虧
一
筆

的
天
文
數
字
，
確
實
沒
有
可
興
奮
之
處
。
換
句
話
說
，

網
商
是
站
在
很
多
產
商
的
屍
體
上
舉
行
慶
功
宴
的
。

與
此
同
時
，
網
絡
各
種
段
子
又
鋪
天
蓋
地
傾
瀉
而

至
。
話
說
某
敗
家
娘
們
問
禪
師
：﹁
大
師
，
又
到
雙
十

一
了
，
燒
錢
君
在
刷
屏
，
雙
十
一
、
黑
五
、
聖
誕
三
關

怎
麼
過
？﹂
。
禪
師
雙
手
攏
入
袖
中
笑
而
不
語
，
敗
家
娘
們
：

﹁
我
明
白
了
，
你
讓
我
心
中
沉
靜
，
袖
手
旁
觀
。﹂
禪
師
說
：

﹁
我
是
說
手
都
剁
沒
了
，
還
有
啥
可
說
的﹂
。

我
聽
說
有
個
高
檔
小
區
，
在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的
零
點
，
幾
十
棟

高
層
仍
燈
火
通
明
，
但
卻
鴉
雀
無
聲
，
氣
氛
詭
異
，
那
是
一
種
寂

靜
的
明
亮
，
沒
有
電
視
的
嘈
雜
，
沒
有
夫
妻
的
爭
吵
，
只
有
鼠
標

隱
約
在
咯
噠
咯
噠
地
響
。
小
區
保
安
室
的
一
位
大
爺
默
默
注
視
着

這
一
切
，
他
點
上
一
根
煙
抽
了
幾
口
，
最
終
堅
定
地
關
掉
小
區
總

電
閘
。
那
一
晚
他
為
小
區
業
主
挽
回
了
上
千
萬
元
的
財
產
損
失
。

當
然
，
聽
說
終
歸
是
聽
說
。

即
使
真
的
存
在
那
位
大
爺
，
中
國
著
名
的﹁
剁
手
黨﹂
們
仍
具

有
壓
倒
性
優
勢
，
這
從
他
們
︵
主
體
其
實
是
她
們
︶
十
一
號
拚
命

地
刷
屏
，
十
二
號
醒
來
後
拚
命
地
退
貨
即
可
看
出
。
據
有
關
統

計
，
那
九
百
多
億
中
有
接
近
一
半
又
被
退
了
貨
。
可
見
虛
擬
興
奮

之
後
的
甦
醒
，
又
讓
雙
十
一
的
堅
挺
顯
得
很
不
靠
譜
。

我
無
意
指
責
任
何
消
費
者
，
因
為
他
們
花
自
己
的
錢
與
我
何

干
？
他
們
買
了
一
大
堆
用
不
上
的
東
西
等
到
年
底
再
清
理
掉
又
與

我
何
干
？
倒
是
我
為
中
國
的
網
絡
商
業
模
式
擔
心
，
電
商
的
野
蠻

生
長
如
果
得
不
到
理
性
遏
制
，
長
此
以
往
，
可
能
會
搞
垮
實
體
經

濟
，
實
體
經
濟
如
果
被
傷
害
了
，
恐
怕
復
原
起
來
很
難
。
轉
而
又

想
，
這
些
是
馬
雲
們
思
考
的
問
題
，
我
只
要
守
住
自
己
的
手
和
錢

包
，
就
沒
什
麼
好
杞
人
憂
天
的
。

反
觀
彼
岸
的
黑
色
星
期
五
，
他
們
貌
似
也
挺
瘋
狂
，
但
細
細
觀

察﹁
黑
五﹂
卻
比
我
們
的﹁
雙
十
一﹂
多
了
些
許
理
性
。
首
先
是

西
人
的
搶
購
主
要
還
是
去
實
體
店
，
雖
然
零
售
店
們
紛
紛
順
應
電

子
商
務
崛
起
的
趨
勢
開
設
了
線
上
商
店
，
但
是
一
個
共
同
特
點

是
，﹁
黑
五﹂
前
的
網
上
打
折
力
度
一
般
沒
有
實
體
店
高
，
而
且

款
式
也
沒
有
實
體
店
齊
全
，
許
多
消
費
者
們
會
先
在
線
上
商
店
看

好
自
己
需
要
的
東
西
，
再
湧
入
實
體
店
搶
購
。
所
以
，
即
使
有
隨

後﹁
網
絡
星
期
一﹂
線
上
促
銷
的
刺
激
，
我
們
還
是
可
以
看
到
在

﹁
黑
五﹂
當
中
，
線
下
銷
售
的
主
體
地
位
沒
有
被
改
變
，
也
就
是

說
營
商
生
態
並
沒
有
被
破
壞
。
其
次
，
美
國
人
對
自
己
的
錢
包
看

得
很
緊
，
他
們
沒
有﹁
無
理
由
退
貨﹂
，
所
以
沒
有
把
握
不
會
刷

單
，
因
此
成
交
額
與
我
們
無
法
比
肩
，
我
看
到
一
個
數
字
，﹁
黑

五﹂
當
天
的
營
業
額
只
是﹁
雙
十
一﹂
的
兩
成
不
到
。

聽
熟
了
那
句
話
：﹁
中
國
人
富
不
過
三
代
。﹂
含
義
很
多
，
但

我
們
隨
意
支
配
自
己
的
錢
，
恐
怕
也
是
原
因
之
一
吧
。
我
們
曾
經

貧
窮
過
，
而
且
脫
貧
也
不
久
遠
，
但
假
如
記
憶
尚
未
消
退
就
迅
速

失
憶
了
，
那
可
不
妙
。

想
起
關
於
馬
雲
的
另
一
個
小
段
子
，
他
因
為
雙
十
一
賺
了
很
多
錢

卻
引
來
諸
多
非
議
，
心
煩
意
亂
之
下
，
求
見
一
位
德
高
望
重
的
禪

師
，
禪
師
沉
默
不
言
，
意
味
深
長
地
拿
出
一
個
電
熱
水
袋
充
電
，
充

滿
之
後
，
突
然
爆
炸
。
馬
雲
若
有
所
思
地
說
：
禪
師
的
意
思
是
這
次
的

難
關
會
像
這
熱
水
袋
一
樣
不
攻
自
破
？
或
者
是
要
我
避
免
自
我
膨
脹
？

禪
師
搖
搖
頭
，
說
：﹁
我
只
想
告
訴
你
，
這
是
我
在
淘
寶
上
買
的
。﹂

剁手黨的黃昏

前
文
提
到
兩
位
法
國
父
親
面
對
噩
耗
和
災
難
的

鎮
靜
和
態
度
，
感
動
很
多
人
。
崇
尚
自
由
的
法
國

人
是
相
信
愛
的
民
族
，
法
國
藍
白
紅
三
色
國
旗
中

就
有
代
表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
也
反
映
了
這
個

民
族
所
追
求
的
人
生
。

所
以
，
法
國
導
演
的
人
物
傳
記
特
別
強
調
愛
這
個
元

素
對
人
的
影
響
和
作
用
，
而
且
，
他
們
詮
釋
的
愛
不
僅

僅
是
愛
情
中
的
小
愛
，
還
包
含
着
大
愛
和
博
愛

︱
這

樣
的
愛
成
就
了
一
代
巨
人
，
也
成
全
了
身
邊
的
人
和
後

人
。像

洛
比
桑(Luc

Besson)

就
用
輕
柔
的
愛
去
敘
述
緬
甸

政
治
家
昂
山
素
姬
那
沉
甸
甸
的
民
主
事
業
，
去
闡
釋
她

的
精
神
力
量
；
而
昂
山
素
姬
也
用
更
大
的
愛
去
對
待
她

的
敵
人
，
漫
長
的
日
日
夜
夜
，
換
來
今
日
執
政
的
機

會
。在

法
國
，
時
裝
大
師
的
創
業
故
事
和
創
意
點
子
，
常

常
是
愛
的
見
證
或
結
晶
，Jeanne

Lanvin

因
為
對
女
兒

的
愛
，
創
立
了
童
裝
品
牌Lanvin

，
並
發
揚
光
大
；
香

奈
兒
則
在
愛
人
的
鼓
勵
和
支
持
下
，
大
膽
地
作
出
反
潮

流
舉
動
，
並
留
下
一
件
件
寄
託
着
愛
意
的
傑
作
，
流
傳
至
今
。

香
奈
兒
，
這
位
童
年
被
父
親
拋
棄
的
孤
兒
並
不
因
為
小
時
候
缺

乏
父
愛
而
不
敢
去
愛
，
相
反
，
她
的
一
生
雖
然
沒
機
會
經
歷
過
一

般
女
人
渴
望
的
婚
姻
生
活
，
卻
不
吝
嗇
去
愛
人
和
施
愛
，
那
一
段

段
愛
情
故
事
成
為
其
時
尚
生
涯
的
亮
點
，
並
譜
寫
傳
奇
。

而
另
一
位
國
寶
大
師
聖
羅
蘭
更
是
一
位
情
種
。
這
位
曠
世
天
才

在
消
沉
的
日
子
，
一
度
過
着
糜
爛
的
日
子
，
狂
躁
、
憂
鬱
，
甚
至

恐
懼
中
，
幸
得
生
意
夥
伴
皮
爾
貝
格
對
他
不
離
不
棄
，
予
以
包
容

的
愛
，
令
他
重
新
振
作
，
留
下
一
襲
襲
影
響
幾
代
人
的
時
裝
藝
術

品
。人

生
路
漫
漫
，
有
幾
個
人
的
生
命
總
是
一
帆
風
順
？
又
有
幾
個

人
沒
有
承
受
過
不
同
程
度
的
委
屈
甚
至
冤
枉
？
且
不
說
人
神
共
憤

的
魔
鬼
，
有
時
甚
至
是
身
邊
的
親
人
或
最
好
的
朋
友
的
出
賣
。

以
冷
靜
的
頭
腦
去
面
對
發
生
了
的
事
實
，
以
積
極
的
態
度
去
了

解
或
理
解
那
些
橫
蠻
無
理
的
人
及
其
錯
綜
複
雜
的
因
果
關
係
，
並

不
意
味
着
軟
弱
，
也
非
要
縱
容
對
方
的
殘
暴
行
徑
，
而
是
不
令
自

己
陷
於
痛
苦
的
深
淵
和
永
無
止
境
的
仇
恨
或
復
仇
中
，
造
成
惡
性

循
環
。

以
暴
易
暴
，
或
總
想
伺
機
復
仇
，
是
一
條
永
遠
無
法
回
頭
的

路
，
就
像﹁
伊
斯
蘭
國﹂
那
瘋
癡
了
的
信
徒
，
只
能
以
性
命
為
代

價
。
不
如
，
好
好
地
生
活
，
相
信
愛
的
力
量
。

相信愛的力量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吃
，
是
體
驗
文
化
的
一
種
。
以
舌
尖
體
驗
文
化
是

人
類
獨
有
的
行
為
，
大
家
每
當
到
外
國
旅
遊
，
除
了

遊
覽
名
勝
古
蹟
外
，
品
嚐
美
食
也
是
體
驗
當
地
生
活

的
一
種
。
說
起﹁
文
化
遺
產﹂
，
大
家
可
能
首
先
想

起
的
是
建
築
群
、
文
化
遺
址
等
，
其
實
以
中
國
為

例
，
已
先
後
公
佈
了
四
批
國
家
級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
其
中
傳
統
美
食
技
藝
佔
據
了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吃
，
是
物
競
天
擇
的
一
種
。
要
吃
得
對
、
吃
得
合
禮

節
，﹁
民
以
食
為
天﹂
，
早
在
古
時
，
已
對
飲
食
有
所
規

範
，
︽
論
語
︾
中﹁
色
惡
不
食
，
臭
惡
不
食
。
失
飪
不

食
，
不
時
不
食
。
割
不
正
，
不
食
。
不
得
其
醬
，
不

食
。﹂
的
短
短
︽
鄉
黨
︾
數
語
就
道
出
吃
的
規
矩
。﹁
背

脊
朝
天
皆
可
吃﹂
，
珍
禽
異
獸
、
五
臟
六
腑
、
上
天
下

地
，
除
了
人
類
外
，
只
要
是
有
生
命
的
，
都
能
吃
。
社
會

愈
進
步
，
對
飲
食
愈
講
究
。
新
一
代
，
對
飲
食
非
常
講

究
，
但
多
在
於
表
面
，
要
氣
氛
好
、
要
賣
相
吸
引
，
因
為

﹁
相
機
先
吃﹂
，
拍
拍
照
，
放
上
網
，
讓
朋
友
點
讚
才
是

重
點
。
食
材
，
分
時
節
，
不
時
不
吃
。

吃
，
是
外
交
手
段
的
一
種
。
早
前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訪

英
，
報
章
花
邊
新
聞
提
到
兩
國
在
宴
會
菜
式
上
的
心
思
，
表
現
出
外

交
智
慧
。
英
國
︽
金
融
時
報
︾
中
文
網
財
經
專
欄
作
家
梁
海
明
博
士

也
提
出
美
食﹁
一
帶
一
路﹂
，
得
到
多
份
報
章
讚
賞
。

吃
，
是
社
交
禮
儀
的
一
種
。
網
上
流
行
詞
語﹁
吃
貨﹂
，
就
是
指

愛
吃
、
愛
四
處
找
好
吃
之
人
。
西
方
餐
桌
禮
儀
只
着
重
吃
的
禮
節
，

如
：
什
麼
餐
具
配
什
麼
食
物
、
吃
相
等
。
但
中
國
餐
桌
禮
儀
的
淵
博

高
深
得
多
，
餐
具
不
用
花
巧
，
一
雙
筷
子
能
看
出
一
個
人
的
修
養
，

能
不
能
好
好
使
用
筷
子
足
以
影
響
別
人
對
你
的
觀
感
。
出
色﹁
吃

貨﹂
，
不
單
止
自
己
懂
吃
，
還
要
懂
得
大
宴
親
朋
。
餐
桌
禮
儀
、
座

枱
安
排
、
嘉
賓
配
搭
，
缺
一
不
可
。
曾
有
老
闆
慨
嘆
，
現
代
孩
子
生

活
太
隨
便
，
沒
有
餐
桌
禮
儀
，
連
簡
單
的
倒
茶
、
夾
菜
不
可﹁
飛
象

過
河﹂
也
不
會
。
餐
桌
禮
儀
在
外
學
不
會
，
如
果
說
在
餐
桌
上
看
到

一
個
人
修
養
，
不
如
說
能
看
到
一
個
人
的
家
教
更
貼
切
。

家教由「吃」起 思旋
天地
思 旋

小
時
候
最
喜
歡
的
漫
畫
，
香
港
的
是
︽
財

叔
︾
，
美
國
的
是
︽
史
諾
比
︾
。
到
台
灣
讀
書

後
，
就
沒
有
再
看
漫
畫
了
，
後
來
因
緣
際
會
，
在

一
家
報
館
任
職
副
刊
編
輯
，
記
得
一
天
有
位
長
輩

來
找
我
，
說
他
是
漫
畫
老
師
，
問
我
編
的
副
刊
有

沒
有
興
趣
用
漫
畫
，
我
當
然
說
有
，
於
是
副
刊
上
便

有
了
四
格
漫
畫
，
當
時
刊
登
過
的
漫
畫
作
者
，
有
蔡

志
忠
、
朱
德
庸
、
劉
興
欽
、
敖
幼
祥
、
老
瓊
等
。
後

來
報
紙
取
消
了
副
刊
，
我
到
了
生
活
版
當
主
任
，
在

生
活
版
上
便
有
了
漫
畫
。
之
後
的
總
編
輯
很
有
創

意
，
把
單
幅
漫
畫
搬
到
頭
版
上
刊
登
。
總
編
輯
離
開

後
由
我
接
替
，
還
保
留
這
個
當
時
的
創
舉
，
所
以
每

天
都
有
的
工
作
，
便
是
和
坐
在
我
對
面
的
漫
畫
作

者
，
商
討
每
天
有
什
麼
生
活
上
的
事
件
可
以
諷
刺
一

下
，
商
討
後
他
去
構
思
畫
出
草
圖
，
再
商
討
有
無
可

修
改
之
處
，
便
動
手
完
稿
了
。

這
些
漫
畫
作
者
，
繼
續
畫
下
去
的
，
如
今
都
成
了
名
。
像
蔡

志
忠
，
出
版
漫
畫
︽
老
子
︾
時
，
還
找
我
寫
了
篇
序
。
記
得
有

一
回
他
說
想
畫
佛
經
的
題
材
，
可
是
就
是
找
不
到
一
本
︽
景
德

傳
燈
錄
︾
，
很
巧
，
我
以
前
在
台
北
牯
嶺
街
的
舊
書
店
買
過
一

本
，
便
轉
送
給
他
。

返
回
香
港
工
作
後
，
除
了
有
一
次
遇
見
過
蔡
志
忠
之
外
，
其

他
的
漫
畫
作
者
，
再
也
未
曾
聯
絡
過
。
在
香
港
，
只
認
識
一
位

漫
畫
作
者
，
他
就
是
原
名
馬
星
原
的
馬
龍
，
偶
而
吃
吃
飯
，
還

一
起
到
過
澳
門
，
更
承
蒙
他
賜
贈
過
︽
白
貓
黑
貓
︾
。
最
近
剛

聽
到
他
身
體
有
恙
的
消
息
，
卻
原
來
早
已
復
原
，
還
在
下
月
九
號

起
在
大
會
堂
舉
行
畫
展
。
我
以
為
是
展
出
他
歷
年
的
漫
畫
，
卻
原

來
不
是
，
展
出
的
是
取
材
自
禪
語
和
唐
詩
宋
詞
的
水
墨
畫
。

馬
龍
開
水
墨
畫
展
，
讓
我
想
起
中
國
的
畫
家
中
，
黃
永
玉
原

來
是
畫
漫
畫
的
，
後
來
改
畫
國
畫
成
為
大
家
，
我
有
幸
被
朋
友

帶
去
過
他
在
鳳
凰
的
居
所
，
在
那
裡
抽
過
煙
斗
，
還
喝
過
他
親

手
沖
泡
的
咖
啡
。
看
來
，
什
麼
時
候
我
要
請
馬
龍
帶
我
到
他
家

去
喝
喝
咖
啡
才
成
。

漫畫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已經連續第四年了，一進九月，暑熱剛去，秋
涼方至，我就感到胸悶氣短、心慌頭暈。去年還
到醫院做了心電圖檢測，雖然並無大礙，但幾年
來每逢夏秋之交便要難受十天半月。
身體不適了，什麼事也提不起興趣，讀書不
進、下筆無味、上班無聊、上網無趣，連上下六
層樓梯都倍覺吃力。詢問了醫生，也查了相關資
料，知道這是高血壓患者的常見症狀。高血壓的
最大危害，就是導致患者心腦血管病變，我得此
病已十多年，深有體會。病變表現之一便是夏秋
之交，血管因天氣轉涼而收縮，致血壓不穩，因
而頭暈胸悶，疲憊倦怠，周身乏力。
人但凡上了點年紀，一年中總有一個最脆弱的
時節，不是腰酸背疼，就是易患感冒發燒。生命
的生理周期循環往復，潛伏在人體內的生物鐘準
確無誤，人的一切盡受一個大的定數去控制，神
秘而威嚴，無聲無息卻又分毫不差。
困頓乏倦之時，思緒偏不肯停歇，連綿起伏如
縷。一周來，我由屈原想到賈誼，從李商隱想到
譚嗣同，從普希金想到卡夫卡、里爾克。秋天，
的確是一個讓人沉思、遙想、感慨的季節呀。前
天，我翻出一個紙頁已經發黃的筆記本，裡面記
錄着年輕時讀過的中外詩人詠歎秋天的名句。屈
原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思蹇
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
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餘心之憂
憂。」杜甫說，「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
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
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
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與中國詩人一樣，秋天在普希金的筆下也是感
傷的，「我迷於你行將告別的容顏∕我愛自然間
彌留的萬種姿色∕樹林披上華服∕紫紅和金光閃
閃∕樹陰裡涼風習習∕樹葉在喧響∕天空中籠罩
着一層輕紗似的憂鬱∕還有那稀見的陽光∕寒霜
初落∕蒼白的冬天遠遠地送來了恫嚇」。
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對秋天的感受，更具個人化
一些，他寫出了秋天與人的命運的聯繫：
主啊，是時候了。夏日曾經很盛大。
把你的陰影落在日規上，
讓秋風颳過田野。
誰這時沒有房屋，就不必建築，
誰這時孤獨，就永遠孤獨，
就醒着、讀着，寫着長信，
在林蔭道上來回
不安地遊蕩，當着落葉紛飛。
當酷暑隱去，「盛大的夏天」辭別華土，人們
從汗流浹背、氣喘噓噓中掙脫出來，好像與毒辣
的日頭、難耐的高溫剛做了一場肉搏，終於打退
了敵手，熬了出來，可以正常呼吸，可以靜下心
想想事情了。一年又一年，桃花紅了，被春風吹
落，百合花開了，在秋雨中凋謝，人的生命也在
這春風秋雨、季節輪換中悄然走過。別管是低賤
的平民，還是高貴的王子，是擠公交的打工妹，
還是養在豪宅的大家閨秀，都受自然規律的轄
制，都如其他生物一樣，在度過鼎盛期以後，就
向衰退和衰老下滑而去了。任你英雄蓋世，才高
八斗，你也擋不住歲月的流逝，阻不斷皺紋爬上
你的臉頰，白髮飛上你的頭頂，而才華，就在那
一場場春風、一次次秋雨的吹拂澆淋下，隨水東

流乘風飄散了。是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天
若有情天亦老，人非無情人方老，除了宇宙蒼穹
外，誰能不老呢？雖然，有些高尚並才華橫溢的
名流和英傑的老去，特別令人傷懷與惋惜，讓人
戀戀不捨。
這幾年，生活閱歷和思考告訴我，除了人生感
喟以外，人所以在秋天悲愁和憂傷，一大原因還
在於充斥世間的不公正、不道義，在於強權對公
理的踐踏、惡徒對弱者的欺凌，在於生性純潔的
人情志難伸、一路坎坷、命運多舛，面對旺盛的
醜惡無能為力，只能委屈苟且、忍辱偷生。命運
是什麼？命運，是人們在不公正環境中的屢屢受
挫，是某些人性格和品質與周遭格格不入，是人
生不自由、職業和居住地不能自主選擇，是才華
出眾者必會遭受的艱困和折磨。命運看不見、摸
不着，卻又沉重無比、形若魔山，尋到時機便從
空中或某個未知的方向，向人劈頭蓋臉壓來。中
國不少詩人的厄運，都與他們所處時代中的惡勢
力相關。在通行厚黑哲學和潛規則的年月裡，他
們不會周旋，不懂變通，有時還欲展才能，經世
濟民，變革弊政，那如何能成？又怎麼得了？那
還不觸犯了人家的禁臠，成了貪官污吏的眼中
釘？奸邪卑污者，肯定勾結起來誣陷之、迫害
之、驅逐之。帶着失利和羞辱，帶着滿身的創傷
和病痛，屈原、嵇康、杜甫、白居易、龔自珍等
人，只能嘆服命運鋼鐵般的強硬了，只能怨悵
「固世俗之工巧兮，背繩墨以追曲」了，也只能
感慨「天意從來高難問」了。可是，心有不甘的
他們，還是不免要問，既然一切均在某種更大的
定數的掌控之下，為何奸佞得不到懲罰？為何邪
惡不受遏制？定數、氣數、天數，到底是什麼？
此乃天問。問題之艱澀、重大，不易做答，可
以想見。由於華夏歷史和社會的因襲及奇特性
質，使無數先賢苦惱困窘的弊端與俗惡，近代以
來並未絕跡，不過花樣略變而已，秉承了高潔氣

質和精神的人，仍然活得艱難，挫折和苦難也讓
他們重複着前輩的疑問。問題總不得其解的時
候，人們難免迷茫困惑，甚而對人類理性的能力
產生懷疑和動搖。心神疲憊之際，迷離的秋風吹
來了，「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里」。
當將人置於宏大的歷史背景之下，當事物和人心
被看作社會變異的結果，當把個人際遇與時代風
尚連結起來，在有些人那裡，一種交織着無奈、
嘆息、愜意的憂傷和惆悵，慢慢浮上心間。此情
稍稍持續，即把他們引入一種心曠神怡之境，他
們似乎超越了人間恩怨情仇，忽然變得達觀起
來，並萌發如下想法：一切不義、罪惡都其來有
自，許多小人、爬蟲也很不易，所有痛苦、憂
愁、責任、擔當皆命中注定，一切折磨、失敗、
屈辱、尷尬都有益處，都有助他的認知，還有助
他的寫作和詩文。這樣想的時候，他的心潮蕩漾
開來，胸懷變得寬闊，某種神奇的力量讓他顯得
十分高大，以致他能寬宥和原諒那些長久以來一
直在傷害他的人與事。
然而，他終究不會沉溺於此，終究要超越這一
切，繼續探尋、追索和奮鬥的。秋天的疲憊和不
適，總會過去，秋天的憂傷與悲切，不久後也將
隨北風的變冷加劇消散。對有的人來說，「在神
聖的暗夜中，走遍大地」，是他的使命，他必須
尋找絕對的真理，他執拗地相信世間存在這樣的
真、善、美。
人是自由的，
嚮往公正、渴
望道義勝利
的。他總是念
念不忘上帝的
名言：「惟願
公平如大水滾
滾，使公義如
江河滔滔。」

秋天的思緒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自
從
有
了W

hatsA
pp

，
跟
朋
友
通

話
，
的
確
比
電
話
方
便
得
多
。
電
話

來
了
，
百
忙
中
也
得
放
下
工
作
接

聽
，
而
且
往
往
打
來
的
，
不
一
定
是

非
聽
不
可
的
電
話
；
正
想
接
聽
的
，

聽
得
忘
形
，
又
影
響
進
行
中
的
工
作
。
可

是
有
了W

hatsA
pp

，
誰
來
的
留
言
，
說
些

什
麼
，
開
啟
手
機
，
畫
面
上
一
清
二
楚
，

而
且
除
了
文
字
留
言
外
，
亦
可
收
聽
跟
電

話
一
樣
清
晰
的
錄
音
，
同
時
這
些
留
字
留

聲
，
幾
時
得
閒
幾
時
開
啟
都
可
以
，
絕
對

無
礙
工
作
，
有
了W

hatsA
pp

，
甚
至
比
長

途
電
話
省
錢
方
便
，
難
怪
很
多
人
家
中
的

電
話
幾
乎
已
成
為
空
置
物
，
大
不
了
只
供

各
行
各
業
修
理
商
上
門
通
訊
息
時
使
用
。

發
覺
年
輕
人
多
用W

hatsA
pp

也
有
好

處
，
至
少
習
慣
手
寫
文
字
之
後
，
可
以
順

便
練
好
文
法
，
比
純
用
手
機
通
話
多
了
學

習
機
會
；
對
從
來
不
慣
執
筆
寫
字
的
成
年

人
也
同
樣
得
益
。

其
實
使
用W

hatsA
pp

，
也
可
以
有
些
藝

術
技
巧
，
就
是
說
，
雙
方
即
場
對
話
，
使

用
文
字
落
筆
思
考
時
，
大
可
盡
量
做
到
精
簡
。
比
如

談
話
期
間
，
遇
上
急
事
想
中
止
談
話
，
怎
樣﹁
煞

車﹂
，
就
是
學
問
，
固
然
可
以
直
接
告
訴
對
方
：

﹁
現
在
有
點
事
情
要
幹
，
過
一
會
兒
再
跟
你
聯
絡

吧
！﹂
可
是
一
口
氣
寫
十
多
個
字
，
也
得
費
好
幾
秒

時
間
，
你
這
邊
急
，
朋
友
也
不
耐
煩
，
學
習
精
簡
，

大
可
刪
去
十
一
個
字
，
索
性
說﹁
等
會
答
你﹂
。
連

這
也
嫌
慢
，
如
是
經
常
談
話
的
對
象
，
最
好
大
家
預

先
定
好
默
契
，
比
如
談
話
期
間
，
遇
有
急
事
，
大
家

便
打
個﹁
3﹂
字
為
記
之
類
，
按
一
下
這
個﹁
3﹂

字
，
用
不
到
一
秒
，
即
時
便
能
知
會
對
方
臨
時
有

事
，
未
能
即
時
作
答
，
這
樣
對
方
便
可
安
心
，
不
會

因
為
忽
然
停
頓
留
言
，
以
為
發
生
什
麼
意
外
。

談
話
突
然
中
斷
，
容
易
惹
人
胡
思
，
是
必
然
的
，

就
算
是
視
像
對
話
，
忽
然
中
斷
，
都
一
樣
不
妥
。
設

計
單
鍵
快
速
傳
訊
就
方
便
了
，
除
了﹁
3﹂
字
外
，

或
可
設﹁
2﹂
字
表
示﹁
我
要
上
班
了﹂
；
或

﹁
1﹂
字
表
示﹁
教
琴
的
老
師
上
門
來
了﹂
。

WhatsApp真好用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12月3日（星期四）

■秋天總讓人感到困頓乏倦。
資料圖片


